
我不养鸟，但收藏鸟笼，凡

精致的手工作品，我都喜欢，譬

如迷你竹编笼。这次的五只鸟

笼尽管式样不同，但全都非常

精致，且材质与真正的鸟笼一

样，只是按比例缩小了，虽不能

养鸟，但可以养蝈蝈。

从左说起，第一个方形笼，

边长9厘米、高20厘米。第二

个则是双层双门方形笼，边长

8.8厘米、高24厘米。前排两

只小鸟笼是一对，直径4.2厘

米、高9厘米。后排最右边的

那只鸟笼最大，直径10.5厘米，

高26厘米。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养鸟器具是否合适，也是

养鸟的关键之一。只有先备好

合适的鸟笼和附属器具，才能

将鸟养得健康活泼，鸣唱自如，

适合观赏。

常见的实用鸟笼以竹制为

主，但就收藏而言，红木更受钟

爱。制作时先将红木裁成木

条，然后经过蒸、盘、定型、矫形等多

道工序将其盘圆，且接口处不留痕

迹，表面光滑手感好。

鸟笼中的天花板首推京笼。北

京是明清故都，为迎合王公贵族的

需要，能工巧匠云集此地，各种工艺

技术层出不穷，鸟笼也不例外。京

派鸟笼保持了较高的技艺水平。伴

随着文人雅客的参与，鸟笼慢慢地

成了一种可观赏的文玩，权贵间的

攀比之风进一步促进了工艺的革新

和提升。近年来，随着收藏与传统

文化的热潮，鸟笼的收藏价值也大

大提升，一只制作精良、选材考

究的鸟笼往往价值不菲。

贵州丹寨县有一个卡拉苗

寨，有鸟笼之乡之称，也是现存

少数保留古老手工编制鸟笼技

艺的村寨，其编制鸟笼的历史

已有四百多年。这里制作的鸟

笼工艺精巧，样式繁多，规格各

异。除普通的鸟笼外，还有集

编制、雕刻、蜡染、刺绣、书法、

绘画等艺术为一体的鸟笼精品。

养鸟爱好者选择鸟笼时，首先

应掌握鸟的体量、习性等要求，使鸟

笼既适合鸟的活动，又精致美观。

选材方面可用竹、木或金属丝之类

的材料制作，形状有长方形、圆形、

方形、扁形、半圆形、房式、腰鼓形

等，不同的鸟笼适合不同的鸟类生

活。这次的精致迷你竹编鸟笼是鸟

文化的一个缩影，一种情怀象征，也

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就像口音习

惯、吃穿风俗、婚嫁礼仪一样，深深

地扎根于华夏这片沃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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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蟋蟀独知秋令早，芭蕉正得

雨声多。”又到了虫儿欢叫的秋

天。行走野外，最悦耳的莫过于

蟋蟀的叫声了。小时候，我和小

伙伴们经常一起在草丛和石头底

下寻找蟋蟀，捉到后装到瓶子或

火柴盒里，然后聚在一起斗蟋

蟀。看它们在木盆里掐架，你来

我往地撕咬，鏖战，最后分出胜

负。这种游戏给年少的我们带来

极大的欢乐，也让长大后的我对

收藏蟋蟀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收藏有几十个蟋蟀笼、

罐。有晚清时用粗竹段制作的蟋

蟀笼，笼上装有提梁，中间有开

槽，安置一竹门，门中开挖了细细

的木栅栏。搁在桌上，形如手炉；

有北方制罐名家郭景升制作的晚

秋罐，盆壁较厚，硬度和密度较

高，保湿度好；有用葫芦制作的笸

箩纹蟋蟀罐，造型美观，罐壁柔

软，封闭性好，既保暖又轻巧。

在众多藏品中，我最心仪的

是一件粉青釉莲瓣纹蟋蟀罐。高

13厘米，口径9厘米。罐呈鼓状，

敞口，圈足。有平盖，与罐身子母

扣合。盖内有一圈回纹，盖中心

有一小透气孔。罐身上端有一圈

如意纹，下端饰有两层部分重叠

的莲瓣纹，中间没有其他的纹

饰。罐底有“大清乾隆年制”六字

篆书款。此罐造型隽雅秀美，胎

质坚实细润，颜色为淡雅的青绿

色，釉面光泽柔和，釉色均匀透

亮，工艺精细，纹饰简洁，看上去

既温润如玉，又蕴含着内敛的气

质，让人爱不释手。

蟋蟀，俗称蛐蛐、促织、趋织，很

早就受到人们的喜爱。《诗经》中就

有“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

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诗句。齐白

石也绘过多幅栩栩如生的蟋蟀画

作。清代文学家蒲松龄所著《聊斋

志异》中的一篇《促织》，讲述的是因

皇室爱好斗蟋蟀而给百姓带来灭顶

之灾的故事。

斗蟋蟀亦称“秋兴”“斗促织”

“斗蛐蛐”，是我国民间的一种博

戏。豢养、斗蟋蟀始于唐代，盛行于

宋代。伴随着斗养蟋蟀之风，虫具

的设计制作亦不断地推陈出新。其

材质有瓷、陶、玉、石、角以及象牙、

漆器。器型有圆罐、方罐、六角罐、

八角罐、竹节罐、南瓜形罐、塔形

罐。最早的蟋蟀罐都是由帝王指定

的御窑和官窑烧制的，作为贡品专

供皇室使用，极少传至民间。

历史上明代宣德皇帝朱瞻基

酷爱斗蟋蟀，也曾敕令景德镇御

窑厂烧造了大量工艺精良、纹饰

新颖多样的蟋蟀罐。几百年之

后，1993年春，景德镇陶瓷考古

研究所发掘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

时，出土了大量的碎瓷片，并将部

分碎瓷片拼凑出一批蟋蟀罐。这

些器物都是以前未曾见过的官窑

制品。这与宣德帝死后，按照太

皇太后懿旨将御窑厂所烧制而尚

未进贡的蟋蟀罐被打碎深埋于地

下的文献记载相合。

随着天气转凉，蟋蟀也会登

堂入室。如今人们生活丰富，斗

蟋蟀已很少见了。在清秋寂静的

晚上，伴着唧唧虫鸣，欣赏着独具

特色的蟋蟀罐，不失为一桩乐事。

◆ 胡 萍秋赏粉青釉蟋蟀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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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识任重于2007年的1月，他自杭州西

泠拍得方介堪先生为张大千所刻“潇湘画楼”

牙印，径直来到上海，在徐云叔家与谢定伟及

我等见面。虽是初次见面，但就像熟识的老

友一般，畅聊到深夜。当晚，我写下一篇小

文，书法篆刻名家徐云叔亲自蜕印并以他隽

美的小楷写下数份以记此次见面：

“潇湘画楼”印乃大风堂旧物。方介堪先

生于丁亥年所镌，乃印中之极品。丙戌十一

月二十七日予于徐氏怀荫轩获识“潇湘画楼”

新主人任重先生，得以观赏摩挲此印。任重，

北人南相。擅传统人物画而名隆于世，潜心

艺事，博取名家之长，前途不可估量，当不辱

大千先生斯印矣。岁月如梭，时逢周甲，因缘

际会，名印易主，此“潇湘画楼”印蜕似雪泥鸿

爪，印证艺林一段逸事。

此后，任重常常来上海小住，我们常常相

聚，一起彻夜赏画、玩石、饮茶，有时技痒也濡

墨振笔为友朋留下山水、人物或花卉。一度

还在上海设“浩瀚堂”，方便友朋相聚，也有利

他潜心读书作画。

说起任重与上海的缘分，还真不浅。在

廿七岁时，他曾经在上海茂名南路茂民坊租

住一年，并有诗存。我曾请他将诗抄送与我：

茂名坊里花依旧，海上有怨客来迟；昨日筵散

独怅愁，梧桐雨里思去留。思忖酒阑常默坐，

为是飘零十六年；已判此生常是客，旧日心绪

上心头。癸未九秋予过海上借居，观茂名坊

内花木依旧而己人非，感内伤外遂有此小诗。

当时的他对传统中国画的技艺已很娴

熟，为求突破，寻师问道来到上海，居住在茂

名南路上的茂名坊。此地距淮海中路咫尺之

遥，向东几公里之内即是吴湖帆和冯超然、林

风眠以及张大千等居住生活过的地方，向南

则是丰子恺的日月楼，向西不远便是谢稚柳、

陈佩秋先生所居之地，也是我常往的地方。

刚认识不久，任重即询问为我画些啥题

材，当时我回他：松竹梅可也。其间，他或自

北京或自银川来上海，总是不经意地送上他

的画作，用他自己的话就是：唯真唯诚而矣。

2015年任重应羲之堂之请将赴中国台

湾开画展前，在上海浩瀚堂的画桌上，展示了

一幅绢本的松竹梅三友图，所有在场的友人

惊呼：铭心绝品。此图很快随展品一起送台

湾展览。据不少台湾艺术界的朋友来电，都

对此画赞叹不已。展览结束后，我乃请陈佩

秋先生题了引首，复请徐云叔、徐建融、江宏、

汤哲明、廉亮诸友题跋。

任重自幼生长于银川。银川位于我国西

北地区宁夏平原中部，具有西北雄奇与江南灵

秀兼备、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融合的城市特

质。他的父亲是特级教师，亦是当地著名的

画家，善小写意。母亲是制砚的高手。任重

幼承庭训，随父亲学画。由于他聪慧，又由于

他的勤奋，仅限于银川的营养已难以满足

他。2005年他三十岁，创作于上海的《嵇叔

夜服散图》，写嵇康以自喻，是因为其“为人

也，岩岩若孤松之独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

之将崩”。其时，他希冀自己能够扩大交游，

在游于艺的同时，摸索出自己特点的路子。

到上海后，他从上海博物馆藏的《雪竹

图》入手，反复研习，渐入佳境。从2015年、

2019年的两次以雪竹为主题的展品来看，一

步一个脚印是那么扎实而有力。塞北江南的

银川，成就了他。去年十一月，任重萌生了在

上海办展的想法，陈逸鸣先生直言，如果要办

大展，在体力和精力尚好的情况下，一定要有

能够镇得住的大幅作品。此次龙美术馆展出

的宽3.74米、高1.74米泥金绢本雪竹通景六

屏《雪竹图》，正是近十年来任重对雪竹系列

探索而来的泣血之作。与《雪竹图》一样，宽

5.36米、高2.38米的四条通景屏《雁阵赋》，任

重也是远离京沪，回到塞北老家构思创作出

来的。其中艰辛和曲折真不可为外人道也。

◆ 徐建华任重的上海缘
任重与上海有缘，正如他自己所

说，上海对他太好了。任重水墨丹青
艺术展在龙美术馆开幕，那些由《雪竹
图》延伸而来的雪梅、雪松、雪竹，吸引

了无数中国传统艺术爱好者的目光。
艺术爱好者品味着“龙吟”“雪君”“玉
山”“雁阵”四个章节的108幅作品，享
受着一席艺术盛宴。


